我所知道的赵安民同志
金佩扬
“咸菜司令”

一九三七年八月，日寇入侵宁沪杭“大三角”地带，交通枢纽被占。广大农村抗日武装象雨后春笋，蓬勃兴起。

不久，我受党的委托，从事一项新的职业——“水上贩运”，主要任务是了解和搜集敌人的情报。我与农民钱阿根、尤三官两大船帮东来西去，以做生意为名，频繁活动在鬼子的封锁线内外，并经常进入游击区，日夜奔忙。在这期间，我初步知道了一些有关赵安民的情况。我到过章奥村，同抗日县长沈立群商量过问题；到过新市镇维持会会长吴明馀那里了解戴笠嫡系张姓白师的情况；在练市同汪鹤松的民运工作团徐团长进行过一场辩论；到六舍拜会过河南青帮头子肖老老。他们对抗日的大道理都能讲得头头是道，有抗日的愿望，但缺少组织和办法，而且对老百姓的态度也不好。有一次，在人称“乌镇北栅头，有天无日头”的十分荒野的四亭子塘岸上，碰到了七八个不明身份的人，态度却很和气，要我带二三个船民跟他们一起到一条小河浜的破船上去。我起初怀疑他们是土匪，不敢硬来，就将计就计跟他们去了。谈话中了解到他们是赵安民部下的游击队员，都是农民出身，因不堪忍受剥削和压迫，投奔赵司令参加了游击队。我看他们面黄肌瘦，满身的衣服都打着补丁，就问他们。他们回答说：“部队没有饷，赵司令为了维持大家的生活，已经卖掉了自己的田地，他又有严明的纪律，不许损害老伯姓的利益，所以我们现在的生活艰苦。”又说：“跟着赵司令这样有正气的人打游击虽苦一点，但精神上是充实的。他与大家一起整天以稀饭咸菜充饥，故有‘咸菜司令’的绰号。”我听后十分敬佩和感动，就将身上仅有的一点香烟和零钱送给他们，以示慰劳。这就是我初次听到的有关赵安民的情况。
庐山真面目
一九四九年春节，中共上海外县工作委员会书记林枫、周克决定，调我到吴江西北部领导赵安民同志所掌握的地方自卫队，以控制苏嘉路及大运河，包围吴江城，配合中共苏州工委共同迎接解放大军南下。在苏州，周克、张云曾两位同志向我详细介绍了赵安民的情况，那时我才真正了解了他的全部经历。赵安民不仅是共产党员，而且是经过严峻考验的好同志。我即与赵安民碰了头，接上关系，并随他来到吴江南门外，当晚即同他全家下了太湖。他又重新回到党组织和同志们的怀抱，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为此他兴奋得彻夜难眠，每晚与我无话不谈，从他个人的经历谈到国家和革命的未来；他那种对同志对革命事业的激情，深深地感动着我。接连几天，我们的谈话一直持续到东方鱼肚白。我由此进一步知道，他还是苏州东吴大学的学生，早期就参加过共产党，与钱康民同志有交往，并共同战斗过（此事柳亚子先生遗著中亦有过记载）。蒋介石北伐到上海，搞“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许多共产党人和工人领袖惨遭杀害。全国形势危急，为保存革命力量，赵安民同志帮助钱康民全家转移回吴江，隐蔽下来。在这段时间里，我与赵安民同志的关系有了升华、彼此更加信任和了解。

被捕入狱
一九三四年前后，赵安民同志曾与我党组织失去过联系。他为此十分焦急和苦闷，千方百计寻找党组织的下落，甚至不顾自己的生命危险。一九三四年九月，赵安民来到了浙江安吉，想从已被捕牺牲的王熙烈士家属那里打听组织的线索，不料被原先就认识他的安吉县国民党书记长和梅溪镇自卫队队长出卖，关在安吉县。任凭敌人刑讯拷打，始终不肯暴露身份。一九三五年三月，被解押到杭州陆军监狱。一九三七年七月，又被押解到南京中央陆海空监狱。西安事变结束后，赵安民才被释放回家。

战斗在敌人心脏
赵安民获释后，由钱康民介绍，他去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组织的“太湖别动队”。一九三八年一月，他担任了该队的司令员。司令部设在长兴的和平镇。不久钱康民也来到“太湖别动队”，担任了该队的政治部主任。赵与钱一起宣传、组织和发动群众，积极开展游击战争，有力地打击日寇。这支部队初建时有五百余人，三百多枝枪，以后扩大到八千多人，六千多枝枪。同年八月，这支武装被编为三战区江南挺进总队独立三支队，赵安民又担任了司令，并兼双林警备司令。十月，由赵安民领导的独立三支队在双林与日寇遭迂，赵安民率军奋勇杀敌，血战三昼夜，终因弹尽粮绝，被迫突围到和平镇。此时，中共上海地下党得悉消息，即派在吴江争取抗日武装的中共党员丁秉成同志赴双林，找赵安民和钱康民联系，及时传达党的指示，并果断作出决定，拉出三、四十人枪组成一支小股部队，创立“江浙太湖义勇军”，由钱康民任司令，丁秉成任付司令，到吴兴、吴江东太湖一带活动。一九三九年三月，赵安民部队被改编为第三团，赵安民任团长，纵队司令换了邱玉林。邱玉林是国民党右派，一贯坚持反共立场，他怀疑赵安民是共产党，派特务监视他的行动，由于赵安民的机智善谋，未露蛛丝马迹。但邱仍不放心，又调赵安民去南岳受训，以防止意外。由于赵安民被调，引起他部下的强烈义愤，群起杀死营长游醒民、连长夏鸿萃。这件事引起了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顾祝同的怀疑，顾亲自找赵安民问话，赵推说不知道，是下面士兵自发干的，并把邱玉林在团里不得人心，致使军心不稳的情况告诉了顾，顾找不到借口，抓不到把柄，只好把邱玉林调走，仍派赵安民回团任团长。不久，赵安民率部队开回杭嘉湖地区，此时丁秉成、钱康民等同志牺牲不久，他含着悲愤的热泪，怀着满腔的仇恨，用自己的钱买了棺木，埋葬了两位朝夕相处的战友。从此，赵安民又一次失掉了同党组织的联系，孤军战斗在敌人心脏。一九三九年五月，赵安民所领导的部队开赴浙北桐庐受训，并配合友军攻打杭州、富阳、余杭等敌据点。他的团英勇善战，曾一度攻克余杭城。一九四五年三月，赵安民由处长逯建华保荐，任吴县县长。五月，赵接受忠救军淞沪区总指挥阮清源的委派，任太湖行动总队队长。
回到母亲的怀抱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吴江中学地下党党员倪明同志从费因笃、费旭初那里了解到赵安民同志的经历，即介绍给中共苏州工委书记高山同志。高山不断与赵安民交往，并来梅里村赵安民家居住，进一步对赵安民的情况熟悉了解后经过组织审查批准，于一九四八年四月发展赵安民加入中国共产党。接着，赵被委派担任苏州抗战遗属学校农场场长，后又被委派任国防部苏浙皖边区保安纵队第二团团长，并参加了上海大西路二十号毛森举办的特务训练班听课，继续活动在敌人内部，为党和人民做了大量的工作。由于他的曲折经历，曾经遭到一些人的误解和怀疑，但他始终坚持对党的信仰、对革命的追求，直到解放前夕，他才公开投入了党的怀抱。

一唱雄鸡天下白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八日，是我终身难忘的日子。这天的子夜，我受党的委托，和赵安民同志一起率领四百余人，武装进了吴江城。我俩一同走在夜深人静的大街上，心潮澎湃，难以平息。想到自己，想到无数为革命牺牲的同志，想到为之奋斗、以鲜血和生命盼来的这一天，怎不使人热泪盈眶？这一夜我们是在激动和兴奋中度过的。第二天清晨，先遣的解放大军在北城门与我们胜利会师。我们终于迎来了胜利的一天！
不久，赵安民率领的武装人员四百余人，机枪二十挺、长短枪三百多枝全部移交给吴江县总队。一九四九年五月，赵安民被委任为吴江县县大队副，八月又被委任为苏南太湖剿匪指挥部及太湖行政办事处参议。一九五○年三月，调无夕中共苏南区党委党校学习，后调嵊泗列岛剿匪，一九五三年七月因肝病逝世于南京公安医院，终年五十岁。
〔注〕：

赵安民：祖籍河南、家住我县松陵镇梅里村。原国民党太湖行动总队少将总队长。1948年4月，经倪明介绍、高山批准参加中国共产党。1953年病故。

金佩扬：解放前为中共吴（江）嘉（兴）工委书记，解放后任我县第一任县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离休前为江苏省丝绸工业公司顾问。

调寄《鹊桥仙》
咏春蚕
冰肌淡食，素装翠倚，三度梦回春骤。
昂头倾吐话来长，腹内千丝万缕。
天工造极，才华绝代，织出锦图无数。
及成银茧化为蛾，不惜明年再度！
